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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回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
成立初期的唐敖庆主任

李克建

(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,

北京 10 008 5)

我是 198 6 年 n 月由部队 (国防科工委 )转业到

成立不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
,

199 1

年之前在综合计划局任副局长
,

分管计划
、

统计
、

人

事和办公室工作
,

并担任党支部书记
。

建委初期
,

内

外环境困难较多
,

人员来自不同部门
,

理念不同
,

矛

盾也较多
。

综合计划局的工作关系到全委的基本运

作
,

似乎成了内外矛盾的交叉点
,

压力较大
。

担任委

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唐敖庆先生非常关心计划局工

作
,

经常找我们去讨论问题
,

1988 年还把党员组织

关系转到计划局支部
,

以加强与计划局的联系沟通
。

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唐老接触较多
,

深感唐老待

人诚恳
、

谦虚
,

作风民主
、

谨慎
,

处事公正
、

无私的优

良作风
,

又博学多识
,

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
。

在和

唐老的接触中我也受到许多教育
,

受益匪浅
。

唐先生是老一辈留美学者
,

有很强的民主意识

和民主作风
。

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
,

唐老就在总结

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多年工作的基础上
,

提出
“

依靠专家
,

发扬民主
,

择优支持
,

公正合理
”

的 16 字

项目评审原则
,

深得科学基金制的精髓
。

科学基金

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
,

核心 思想是民主
、

公

正
、

透明
,

把项目选择权力交给科学家群体
,

并建立

权利制衡机制
。

科学基金制和 16 字评审原则在科

技界引起很大反响
,

科学家群体给予很高评价和全

力支持
。

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
,

科学基

金制像是计划经济大海中的一叶孤舟
,

从计划经济

角度看像只丑小鸭
,

和周围大环境难以相容
。

因此
,

不理解或反对者为数不少
。

有位同志很诚恳的对我

说过
, “

面上小项目太分散
,

很难有显示度
,

要集中批

大项目
” ,

看来他不明白科技也需要播种
。

还有位同

志说
:
我们在岗位上

,

是为党掌权
,

基金委把权利交

给外单位的人 (指科学家 )
,

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 ?

基金委内部也有人抱怨
“

自己也是一级领导干部
,

却

一点权利没有
,

到下面去很没面子
” 。

争取每年国家

拨款有所增加
,

是基金委的头等大事
,

更是综合计划

局的头等大事
,

但困难重重
,

不利消息接二连三
,

诸

如南方水灾
、

北方干旱
、

重大工程开工
、

扶贫
、

普及义

务教育等都可以成为削减科学基金经费的理由
。

当

时国家财政确实紧张
,

但重要的原因是有的政府部

门对科学基金制缺乏理解或有疑虑
,

认为这种拨款

制度尚需观察
。

面对困难
,

唐老顶住压力
,

坚持 16

字评审原则
。

唐老亲自跑政府相关部门
,

做解释说

服工作
,

几乎每年都利用会议
、

接见等机会向当时的

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汇报
,

争取经费增长
。

在唐老担任主任的 5 年间
,

我委经费每年都有所增

加
,

虽然增长幅度不大
,

却是来之不易
。

建委初期
,

国家科技经费奇缺
,

为了能拿到一项

基金项目
,

不少科学家千方百计的和唐老联系
,

但唐

老从来公事公办
,

决不开后门
,

他收到的有关项目的

来信
,

都原封不动的转有关科学部
,

他不写一个字
,

不发表任何意见
,

为公正处理提供了空间
。

但唐老

对科学家科研经费短缺非常同情
,

对经过正常评审

程序的项目总是
“

心慈手软
” ,

尽可能关照
。

19 86 年

底在委务会议审批第一批基金项目时
,

唐先生提出
,

由于经费所限
,

当年批准项目数量不多
,

有少量优秀

科学家的申请项目未被批准
,

意见 比较强烈
,

申请人

大部分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在学术界有

影响的学者
,

项目质量都很好
,

只是差了 1 票
,

相关

科学部建议增批
,

为此唐老提请委务会讨论可否增

批少量项目并相应增加经费
。

我从计划局的角度感

觉不妥
,

因经费已分完
,

特别是担心 封不住口
,

导致

经费超支
。

唐老耐心说服我
,

他说
:
科学家的支持是

科学基金制发展的基础
,

对他们的困难要尽力帮助
,

所需经费不多
,

既然已经超支
,

就再多超点也没有太

大问题
。

讨论结果委领导们都同意增批这 10 来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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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。

后来我体会到唐老和委务会决策是正确的
,

虽然增加了
“

寅吃卯粮
”

的亏空
,

但随着经费增加可

以逐步消化吸收
,

而当时解决一些知名学者的急需

和困难
,

体现了基金委对科学家的关爱
,

同时也对立

足未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发展有利
。

198 7 年经武衡同志提议
,

国家科委批准
,

国家

自然科学奖评选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

责
。

新一届奖励委员会由武衡为主任
,

唐敖庆任第

一副主任
,

负责 日常工作
,

师昌绪先生任秘书长
,

我

任办公室主任
。

因自然科学奖评选在高层科学家群

体中引发矛盾很多
,

唐老一度担心卷入矛盾
,

会影响

基金委的社会形象
,

曾犹豫是否接此项工作
,

但在委

务会决定接收之后
,

唐老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
,

办公室制定的章程
、

评审程序
、

换届方案等重要文

件
,

唐老要逐句推敲修改
,

遇有比较重要事项
,

唐老

总带着我们向武衡主任汇报
,

有一次还去中南海向

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汇报
。

为

做好奖励委员会换届工作
,

唐老和师昌绪先生亲 自

带领我们先后走访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
、

黄辛白
,

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
,

并多次向武衡主任汇报

情况
,

使极易引发矛盾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
。

在向

各科学部布置评审工作时
,

唐老要求大家
“

慎之又

慎
” ,

对有争议的项 目要多花时间调查
,

不可仓促定

案
,

要求评审程序严格
,

不能粗心大意
,

评审结果要

使科技界满意
,

申报人心悦诚服
,

尽可能不留争议问

题
。

大约是在 1 988 年上半年
,

有一项一等奖获奖人

在异议期中受到强烈非议
,

该单位党委书记等两位

领导找唐老汇报
,

为被异议人说情
,

唐老要我参加
。

因属敏感话题
,

我曾担心唐老因对情况不很熟悉而

被
“

抓辫子
” ,

但唐老在耐心听取了客人的介绍后
,

说

了一席高屋建领的话
,

倡导了民主作风
,

维护了评审

原则
,

指出了存在问题
,

给出了解决办法
,

热情洋溢

又不失原则
,

使来人心悦诚服
,

又给我们留下充足的

处理空间
。

国家自然科学奖从 19 87 年起在基金委

完成了四次评审
,

全委上下兢兢业业
,

一丝不苟
,

完

成得很出色
,

受到科技界的好评
。

唐老颇有传奇色彩
,

科技界流传着不少精彩
“

段

子
” ,

比如
,

有人说唐老博览群书
,

国文基础好
,

对中

国古典文学著作研究造诣很深
,

曾发表红楼梦研究

文章 ;也听说唐老眼睛不好
,

上学时看不见老师在黑

板上写的字
,

故从不记笔记
,

但考试永远是第一名等

等
。

对此
,

我不了解
,

真假难辨
。

但我知道唐老眼睛

高度近视
,

据说有 2 000 多度
,

即使戴着瓶底似的眼

镜
,

两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轮廓
。

但他记性却极好
,

听力也很好
。

唐老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如数家珍般的

说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种数字
,

有时精确到小数点
。

唐老的数字大部分出自计划局
,

由计划处
、

统计处
、

财务处
、

成果处提供基础数据
,

大部分由我汇总或审

核而成
,

我在综合计划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花大量

时间和数字打交道
,

每年出版的两本
“

汇编
”

往往占

去很多时间
。

但我离开本本
,

许多数据都记不住
,

但

唐老能记住
。

有时时间紧迫
,

头天把数据交给唐老
,

第二天上午唐老就能背诵如流
,

唐老记忆力之好
,

令

人叫绝
。

唐老年龄大
,

视力不好
,

但走路
、

上 下楼梯

从不让人搀扶
,

步履一贯平稳有力
。

唐老秘书对我

说过
,

上下楼梯时最好不和唐老说话
,

因为他在数楼

梯数
。

凡经常去的地方
,

如基金委
、

国家教委
、

国家

科委
、

中国科学院等每层有几级楼梯唐老都能记住
,

所以能大步流星的上下楼而从不失足
。

对基金委的

许多人
,

包括我
,

唐老大概并不知道长相
,

因为一般

难有机会让唐老面对面近距离细细观察
,

唐老认人

是靠听说话
,

甚至听走路声音来辨别
。

有次我去唐

老办公室请示工作
,

见房门开着
,

室内有人和唐老说

话
,

我怕打搅就站在门口等着
,

没有说话
,

但唐老已

从脚步声听出我来了
,

立即回头说
“

是李克健同志

吧?
”

大家都笑了
。

大约是唐老 80 岁高龄时
,

决定做

眼睛激光手术
,

校正近视
,

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冒风

险
,

但唐老心意已决
,

在青岛做了手术
。

一次在楼道

碰到唐老
,

我上前问候
,

问唐老
“

看清我了吗 ?
”

唐老

高兴的说
“

现在看清了 !
”

我想这是唐老第一次知道

我的模样
。

唐敖庆先生是新中国一代科学大师
,

他的离去

带给我们不仅是巨大的悲痛
,

也伴随着我们深深的

怀念
,

唐老留下的高尚情操将永放光芒
,

为后来者照

亮着走向未来的大道 !

尊敬的唐老安息吧 !

(作者曾任 国家自然科学墓金委 员会综合计 划

局副局长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)


